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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教育」是國內教界常談得話題，以它為主題的會議，不管是國際性的

抑或純然為本地人士所參加的，已不知道在寶島開過多少。換句話說，「佛教教

育」看來似乎是大家十分關心，甚至相當熟悉的一個課題。所以在此冒昧重提，

並非妄想能對個別的讀者有多大的幫助，或對整體的環境產生多廣的利益。更何

況筆者才疏學淺，也不是教育學專家，實難期盼可以寫出一篇有分量的東西。 

  既然如此，為什麼還是膽敢提筆呢？大概是因為假設個人投身佛教高等教育

十幾年，雖一無所成，尚算累積若干心得，而這些片段的想法，若有因緣略加整

理，寫來發表，在「佛教教育」及相關領域裡，針對態度、範疇、目的等問題的

探討，說不定還能有些微的奉獻。當然，這念頭也許太天真，但不管如何，在正

式進入主題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先為「佛教」下定義，免得自己寫的和讀者所

理解的了無交集，兩方盡是白費力氣。 

  那麼，「佛教」指的是什麼？就字面的意思來論，自是歷史上的佛陀說過的

教法，可是這樣的一個認定恐怕失之過狹，跟現今「佛教教育」中「佛教」的內

函不相契合，因為自從釋尊初轉法輪以來，有他的門人及其弟子展轉流通這個做

法，歷經兩千五百多年的歲月，將之弘揚到整個亞洲，進而傳遍全球。在此長期

教授的過程裡，出於弟子根器的利鈍、體悟的深淺，乃至文化環境的差異、時代

風尚的出入等等，佛教的發展自然從一趨多，由簡向繁，在型態與內容的呈現上

演變出極豐富的樣式，而形成今日可以跟基督宗教和回教並列的世界宗教。所以

談到「佛教教育」時，「佛教」一詞的意思就應該概括這多元的總體現象，才較

確切，不宜把「佛教」侷限於一個實際上只不過屬於想像的「原始」佛陀教法。 

  在歷史上，佛教的組織不像其他某些宗教，繞著一個共同的權力核心，建立

了層次分明、架構嚴密的管理體系。佛教從來沒有像天主教用到一個中央制度，

也未曾設置任何「教庭」般的機構。這也不足為奇，因為釋尊設立僧團、確定戒

律，是本著一種獨立自治的精神，而此精神在適應不同時空的發展，歷來帶給各

地學佛者團體莫大的助力與成長空間，原則上方便大家免掉官僚主義的災害，堅

持以自利、利他的修行為生命主軸的佛門風格。儘管釋氏本質上沒有條件建立龐

大、劃一的行政系統，然而各地的道場、社團等仍需要大量的人才來開發、維持、

推廣其事業，這是容易理解的事實。由此也可以多少窺出佛教界舉辦教育性質的

活動，設置教育功能的機構，何以那樣重要。 

  當然，最起碼就目前國內的情形而言，培訓行政人員或企管專家絕不是佛教

教育的重點，甚至於可以說，這方面的投入與努力跟實際的需要對應起來，實在

不成比率。由此可以進一步體察到另一個相關的現實問題：在臺灣辦佛教教育的

人士心目中的「佛教教育」究竟長得什麼樣子？筆者個人不具他心通，嚴格來講，

無從說起，不過間接從教界沒有中央單位負責教育的統籌來看，時下的局面可能



就是各自為政，或說得好聽些，是每個系統、道場、個人在發揮自己的專長。因

此，各種狀態比比皆是──偏重禪修者、專弘淨土者、以華嚴為旨趣者、奉天臺

為上乘者、著眼原始佛教者、獨尊西藏佛教者、只管自成一系者、奮走國際路線

者──如此這般，不勝枚舉。這種分歧的發展為學子提供較多的選擇，較符合不

同根器眾生的需要，所以頗為正面。至於多數相關機構以出家眾或打算剃髮染衣

者為主要對象，從某一個角度也是可以理解的，因為傳統的中國佛教對出家師父

始終保持高度的尊重，一般也都認為佛法的弘揚是一項端賴僧侶的神聖工作。 

  國內佛學院、佛學研究的情形大致如此。開設的課程雖各自有別，但大體包

括文、史與哲。前者除偶而開的國文之外，多半指作為研究工具的英、日文以及

梵、巴、藏等所謂「經典語文」；史則指中印佛教史或宗派史之類的課。當然，

觀念上的重點既不放在文，也不放在史，而放在哲──從籠統的「佛學概論」到

印度、中國釋氏思想的專題，都歸於此，往往也是師生最感愜意的內容。其他，

如梵唄、靜坐之類的課，茲不多說。 

  上述制度的具體實施在各個單位有別，但共同的是，都以信仰為出發點，以

培養好佛教徒（或「宗教師」）為目標。儘管平常討論時，往往把屬此制度者直

接說成「佛教教育」，但這種稱法不如較謹慎地說只是狹義的佛教教育，因為近

年來，佛教界掀起一股創辦高等學府的風潮，不只令原本的環境起了很大的改

變，同時也為「佛教教育」一詞的定義帶來重新斟酌的契機。之前國內也不是沒

有佛教人士辦過一般的社會教育，但從不超出幼稚園到高中的範圍。加上這些事

業數量極其有限，從整體社會來看，功能並不大。而今佛教的大學、準大學或未

來大學──華梵、玄奘、慈濟、南華、法鼓──從籌劃、建構、開辦，到招生、

經營，無論正處哪一個階段，無不積極不懈。這對傳統的教內教育，特別是研究

所級的機構，由於學生的選擇突然增多，文憑的誘因仍然甚大，短時間內，便產

生了明顯的影響。 

  至於為何會有高僧、大德用心推動高等學府的建設，這個問題較屬於心理學

的範圍，不是本文重點，更何況華梵等單位的存在已是不爭的事實。所以該思考

的應是這種新發展跟原有的「佛教教育」到底有什麼關係。依筆者來看，「狹義」

的基礎機構加上新創的社會教育形成了廣義的「佛教教育」，換句話說，除開佛

學院、佛研所外，「佛教教育」也可以涵蓋到一般的學校。這樣一來，也許就會

有人質疑：那些新興學府中的文學、理工等世間學問的系所，難道都因為出錢創

辦者信佛，就頓時變質成為「佛教」？當然不是。為了澄清，在此就嘗試用「精

神」、「目標」、「方法」三項來談談佛教教育的基本條件。 

  首先第一個項目是指辦學的精神，也包括創立的動機。發心從事教育時，乃

至辦學、執教時，個人的心態極其重要，而從一般佛理的常識來判斷，必須是一

個利他的心，才能跟佛法相應。因此，就第一個條件來論，凡是「佛教教育」必

用饒益眾生的心來創辦、經營、實施、推展，質言之，沒有利他的心，即使身分

為佛教界人士，地點就在寺院中，教授的內容不離佛學，學生皆為僧眾等等，由

於基本條件不足，不算「佛教教育」。 



  其次，針對目標的問題，照普通佛法的認知，有情無不追求離苦、得樂。教

育既然要利他，其目標自應定為有效傳授能達到該理想境地的方法。當然，表面

上看來，苦樂的層次錯綜複雜，但較深入的分析顯示，苦樂的癥結在於個人內心。

物質世界與眾生世界的外在因素雖然存在，但要徹底解決苦樂的問題，唯一的關

鍵還是自己的心。若用佛法傳統的表達方式，把相關的要素濃縮成兩項，那就是

「悲」跟「智」，也就是想圓滿離苦、得樂的理想，關懷一切眾生安樂的悲心與

通達現象真相的智慧，兩者缺一不可。所以綜合起來可以說，凡是「佛教教育」

必以培養、成就學子的悲智為實質目標。因此，學校設得再好，諸如硬體設備頂

級、齊全，師資個個泰斗、專家，學生能幹、優秀，不是出國留學，拼個博士，

榮耀山門，就是在組織內奉獻才華等等，教育目標卻把學生悲智的啟發、滋潤與

成熟擺一邊，那還是稱不上「佛教教育」。 

  除了如法的精神、目標之外，要符合「佛教教育」的定義，最後還需要跟正

法相應的授受方法。依釋尊一貫的教育態度，學習的途徑要包括聞、思、修三個

部分，才沒有遺憾。用現代的通俗語言來講，「聞」等於接受訊息、知識，「思」

是思惟、消化這些知識的意思，而「修」意味著花時間把思考過，且確定無誤的

新認知「內化」，讓它變成自己整體行為中自然運作的一部分。例如說，書本上

讀到某些以前都沒聽過的說法，不要因為作者的名聲、身分等，便馬上把這些見

解看成是對的或錯的。相反，要用各種相關的知識，依循邏輯的步驟，思惟它到

底能不能成立。唯有經過那麼一番考察，有把握說它合情合理，才可以接受。但

是光停留在這個階段仍嫌不夠，因為假使有了正確的知識、概念，就應該進一步

調整原有的想法（或行為）。再回到主題上來，凡是「佛教教育」在方法上必須

堅持聞、思、修的步驟。因此，即使是精神、目標沒有問題的地方，如果所要求、

所培養的是學生的信仰──不管是宗教的信仰或者學術的信仰──，既然違背佛

陀的教育原則，則無法視為「佛教教育」。 

  國內教界大德辦的教育事業中，僧才或佛學專家的培養也好，一般孩童、青

少年或其他社會人士的教育也好，就釋氏傳統的立場來論，只要在精神、目標、

方法等三方面跟上述原則吻合者，即屬「佛教教育」的範疇。這樣看來，佛教教

育的領域可以很廣。歷史上也正是如此，像古代印度佛教大寺院中，修習摩訶衍

的僧侶為了達成作為一個菩薩道行者的任務所涉獵的學問就十分豐富，包括聲明

（語言學）、醫方明（醫學）、因明（邏輯學）、工巧明（科技）等等。足見，是

不是佛教教育，並非由教授的內容來決定。 

  主要的問題談了之後，可以較具體地思索在那麼寬闊的範圍內是否有一些部

分關係到整個佛教教育本身的趨勢，或者說，它是不是有核心內容。筆者認為是

有的，就是所謂佛教文化，且深信相關的知識不但要教要學，更有必研究這個關

鍵領域，因為佛教文化的研究不作，佛教教育就會失去它的根。這話怎麼說呢？

文化有內、外兩層的意思。外在的文化，大家最熟悉，如佛教的書籍（經、律、

論等）、建築（如塔、佛寺）、音樂（像木魚、梵唄）、服飾（袈裟、海青……）、

繪畫、雕塑、儀式、節日、團體等等。內在的文化，則指個人因行持而有的修養。



沒有內在的文化，外在的文化便沒有生命，猶如博物裡的展示品。但這邊講的佛

教教育是現代社會的現象，依賴著現代人的內在文化（佛法實踐），才有生機與

延續的保障。因此，就廣義的佛教教育而言，佛教文化的研究，尤其是佛教內在

文化的研究，堪稱靈魂、核心。 

  至於該研究，其精神、目標、方法當然跟佛教教育其他的內容沒有差異，不

過可注意的是，文化的研究本身還有得遵守的次第。外在文化研究的基本步驟是

文、史、哲：在研究思想之前必須明瞭歷史，而要知曉歷史之前必須認識語文。

這是傳統學問裡非常合理的一種安排。即使研究的重點不在文獻，掌握資本本身

的歷史等基礎知識，都是在解說意義、詮釋內涵之前必須進行的工程。至於內在

文化的研究，從佛法的角度說，基本上是從八正道的正見著手，然後照戒、定、

慧的順序螺旋式地邁進。 

  廣義佛教教育及其關鍵部分──佛教文化研究──，真義深度，遠非禿筆所

能盡述。在此隨意聊聊，了無新意，重點僅在強調不宜捨棄佛陀教法的美好傳統。 


